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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时

世纪中叶的中国是“二战”结束以后全球最大的战场。这

里正在进行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、影响亚洲、震撼世界的大

决战，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，国民党是武装到牙齿的全副美械装

备，两军对垒，万里疆场上旌旗蔽空，烽烟冲天，山呼海啸，血流

成河。

南下，南下，南下！小米加步枪如滚滚洪流，横扫中国。

在响彻大江南北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口号声中，在解放

全中国的壮阔波澜中，陈泊（原名卢茂焕，又名布鲁）

期和建国初期闻名遐迩的侦察英雄，从东北而中原而南国，一路

虎虎生风，所向披靡。他就像打扫战场的清道夫，大军过后，他

率部开进弹痕累累的城市，把旧时代留下的残渣余孽军警宪特，

一古脑儿扫除，扫出个太平世界，然后又拔腿向南，去清扫新的

城市。

年 月，叶剑英亲自点将，要陈泊来“清扫”南国重镇

广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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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泊，

年 月的一个深夜，广州沙面一幢二层红砖楼绿荫掩

映，树影婆

响了十一声。大钟足有一人

，窗口依然亮着灯。楼上临南的一间办公室里，一

台英国造的维多利亚式大立钟

多高，端立在墙角，古香古色，走时很准。广东省社会部部长、公

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工作了大半夜，准备睡觉了，他刚

起身伸了个懒腰，就听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尖啸着穿窗而入，从

陈泊头边擦过，钟箱玻璃哗啦一声碎了。正在隔壁休息的秘书

王云集和警卫员小陆闻声一跃而起，拔枪冲进房间，见陈泊若无

其事，嘴角斜叼着一支烟，瞅着那座大钟连声叹息：“可惜了，可

惜了！”

那时广州刚解放两个多月，天上美蒋飞机不断袭扰轰炸，地

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像输红眼的疯狗，昼伏

夜出，满城乱窜，制造混乱，丢炸弹、搞暗杀、打黑枪不算什么希

罕事。平时，空袭警报一响，陈泊就躲进住处旁边的天主教堂

里，他以为敌机不敢炸洋人的教堂。一天，警报又响了，陈泊正

在市区检查治安工作，等他回到沙面，发现洋教堂已被炸了个稀

巴烂。陈泊不禁额手称庆，长长舒了口气：“好悬，差点儿给上帝

当了殉教徒！”这个晚上，陈泊又侥幸躲过一劫，警卫员小陆要

把那台被子弹洞穿的大立钟搬走，陈泊笑笑说：“算了吧，走得还

蛮准的，足见蒋委员长的特务太没用！”不久，上级任命谭政文

为广东省社会部部长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，陈泊变成

第一副厅长兼第一副局长，分工主管广州市治安工作。

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上的乐会县，他身材颀

长，宽肩细腰，方正的脸盘棱角分明，清俊中透着刚毅，浓密的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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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晚月 时余，陈泊家里灯火通明，案头高高

卷宗。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，终于把所有卷宗审批

完毕。他用健全的右手从烟盒里抖出一支香烟，再从火柴盒里

拣出一根火柴，小指和无名指按住火柴盒，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

火柴燃着了，他点燃香烟深深

。再加上香港殖民当局为维护地方治安，不断把盗匪

住火柴杆，朝点火面一擦，

吸了一口。

现在，他要考虑的是如何给中共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作一

个简要的总结报告了。广州，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放的大城市，来

不及出逃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党、政、军、特的残兵败将纷纷龟

缩到广东城乡潜伏下来，他们把所有仇恨都倾泻到这里。他们

以残留的国民党正规军为骨干，以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势力

为靠山，以惯匪兵痞为先锋，乘人民政权刚刚立足、革命秩序尚

未建立健全之机，兴风作浪，浑水摸鱼。有的为败坏我军形象，

甚至以“中共纠察队”、“中共地下军”的名义打家劫舍，杀人越

货，城区内每天发生杀人案抢劫案多达百余起。与此同时，美蒋

特务也云集港澳，以广州为跳板，不断向内地渗透。他们设置秘

密电台，发展特务组织，打入我党政军内部，多方搜集情报，活动

十分猖

地痞流氓等社会渣滓赶向内地。这一切使得解放初期的广州治

安出现空前复杂的局面。高楼大厦里依然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

大半个手掌没了。

发下，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精明和睿智的光芒，不时还透出一点孩

子般的天真。他性情开朗活泼，举止敏捷潇洒，行动快如疾风，

平时总习惯于把左手揣在裤袋里，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很难发现他

的左手有严重的残疾

年

堆着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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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凌晨月年

赌博、 妓依然存在，流氓阿飞到处滋事作乱。

在当时严峻的局面下，能不能把广州社会生活迅速稳定下

来，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那些日子省市公安部

门忙极了也累极了。好在陈泊和他的战友们都是身经百战、足

智多谋的人物，陈泊在延安做保卫工作时就战功累累、威名赫

赫，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，有“延安福尔摩斯”的美誉。他又是广

东籍人，土生土长，熟悉风土人情，并有长期在广东从事地下斗

争的丰富经验。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，广州市党政军统一

行动，从速组建公安武装，建立健全全市各级治安组织，果断清

剿明火执仗的武装匪特，坚决镇压首恶分子，有力打击了敌人的

嚣张气焰，恶性案件发案率直线下降。根据中央“关于镇压反革

命活动”的指示，一个多月前，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

委书记、广州市委书记的叶剑英，把陈泊找到办公室，劈头就说：

“快过年了，老百姓都在看着，共产党究竟能不能管好这个城

市！”陈泊立刻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，腾地站起来要表个态。叶

剑英笑着把他重又按到椅子上，“别急，我还有话呢。”接着，他

明确提出，要陈泊组织动员全市公安干警，“彻底清查、抓捕潜伏

在广州市的国民党特务、匪首和黑社会头目，保证党政机关安

全，保证让全市人民过上一个平安好年，不许死一个人，不许放

一声黑枪！”

从那天开始，陈泊睡觉几乎就没脱过衣服。经过周密策划

部署，根据群众举报、“特情”人员提供的线索和一年多来侦察、

掌控的情况， 时，随着陈泊一声令下，

全市近两千名公安干警全副武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同时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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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伪档案五十余箱，破获查处治安案件上万件。

向各个黑据点，事先圈定的一百余名国民党特务、匪首、黑社会

头目和重要刑事案犯全部捉拿归案，无一漏网。当陈泊抄起电

话向叶剑英报告这一战果时，叶剑英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你陈泊能

睡上好觉，我就放心了！”

此刻，在陈泊的案头上，摆着这样一些统计资料：自我军接

管广州一年多来，市公安局侦破中统、军统、中美合作所及其他

匪特案件计三百余起，抓获匪特及黑社会头目一千余人，缴获秘

密电台二十部、长短枪七千余支、机枪五十挺及大量弹药，搜缴

年新年前

后，全市果然没有发生一起抢案盗案，广州人民欢欢喜喜过了一

个太平年。

陈泊拧开钢笔帽，刚刚写下总结报告的题目，窗外忽然响起

一阵急刹车的声音，接着有人咚咚咚跑上楼，门开了，是省公安

厅人事处处长惠锡礼，一个肤色黝黑、身材粗实的年轻人。

“陈泊同志，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召开紧急会议，请您

参加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就走。”

大概分局首长要他去汇报一年来整顿全市治安的情况吧，

陈泊二话没说，穿上军衣，套上布鞋，带上手枪、笔记本和钢笔，

要警卫员小陆赶紧叫醒司机准备出发。惠处长摆摆手说：“事情

紧急，有车来接，你就不必坐自己的车了。”陈泊大步流星出了

门，见门前停着两辆吉普，其中一辆跳下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，

肃立在车旁，等陈泊和警卫员小陆刚刚坐定，那辆吉普便风驰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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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出生于四

掣般向地处东山的中共华南分局驶去。

惠锡礼神情冷峻，伫立在门口，一直目送吉普车消失在沉沉

夜色中，然后又返身上楼，让门卫把陈泊的妻子吕璜找到客厅

来。时年三十一岁的吕璜身材娇小，眉清目秀，

年，她投奔延安，经过一段学习，到延安保安处当了侦

川。在成都华美女子中学读书时，她与六名同学参加了党领导

的抗日民族先锋队，积极组织学生救亡运动，被校方开除，由此

引起全市性的民众抗议浪潮，当地报纸称之为“小七君子运

动”。

察员。解放战争中，她与丈夫陈泊转战大江南北，从东北一直打

到广东。广州解放后，吕璜被任命为越秀区区委副书记。惠锡礼

是陕北人，当年也在延安保安处工作，与陈泊、吕璜是多年的同

事。见了老战友，吕璜自是分外热情，又端茶又递烟，嘴里还不

停地问这问那；可是，她发现惠处长端坐在沙发上，不哼不哈，脸

部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冷峻得像一块青石板。“怎么了，你身体是

不是不舒服啊？”吕璜奇怪地问。

“你坐，我受组织委托，有事情跟你谈。”惠处长拿出一副拒

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，“陈泊在广州一年多的工作中，犯了很多

错误，组织决定对他隔离审查，今天晚上开会就是揭发批判他的

错误，希望你能够协助。”

吕璜大吃一惊：“陈泊犯了错误？什么错误？我从来没听陈

泊说组织对他有过什么不满和批评！要我协助什么？”

“陈泊的错误很多，一时说不清楚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惠处

长停顿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今天他可能回不来了，现在要求你给他

收拾一下被褥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，还有家中所有的文件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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戎马倥偬，万里猛

稿、记录本、信件、照片，都清理出来，交给我带走。”

事态竟如此严重！吕璜急切地说：“陈泊究竟犯了多大错

误？他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，平时的为人、工作态

度，组织都是了解的，你惠处长也是了解的。他到广东来工作，

还是叶剑英同志亲自点的‘将’⋯⋯”

“吕璜同志，我是奉命来的，你提的问题我说不清楚，请你去

问省公安厅谭政文厅长。”惠处长冷冷地站起身。

吕璜气得脸色发白，腾地站起来，指着惠处长愤怒地说：“陈

泊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，你们这是在党内搞突然

袭击，是违背党的原则的！我就不信在共产党里没地方讲话！要

搜要抄，听便吧！”

“吕璜同志，请你别激动，这是组织的决定。”惠处长眼中闪

过一丝无奈的神色。他走到窗边，探头叫吉普车上的人赶快上

楼来。在他的指挥下，两个年轻人逐屋搜查，翻箱倒柜，把所有

属于文字类的东西装了两麻袋。吕璜含着眼泪，给陈泊收拾了

必要的生活用品。那时南下干部从北打到南

进，除了行军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，家中就空空如也了。

随着吉普车急驰而去，这个家突然死一般静寂下来。吕璜冰

冻似的呆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犹如电闪雷鸣掣动着各种猜想却又

一片混乱。突然，她的思绪里蹦出一个狰狞可怖的名字：康生？

午夜，华南分局小会议室（习惯上这里叫电影房）门前。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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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！我是华南

泊跳下吉普车，匆匆向会议室走去，不想门卫突然横身上前拦

住：“请把手枪摘下来！”

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陈泊大眼一瞪，强压着火气说：“你们

怎么了？大水冲了龙王庙

分局社会部副部长、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、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

陈泊，经常到这里开会，不认识了？于嘛下我的枪？”回头再看自

己的警卫员小陆，也被同车来的两个战士带到一旁下了枪，他怒

不可遏，大声喊道：“那是我的警卫员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

去？”

无人理睬。性情刚烈、一向桀骜不驯的陈泊何曾受过这等

侮辱！他怒气冲冲解下皮带，连枪一起咣铛一声扔在地上，“回头

老子再找你们算账！”

进入会议室，陈泊立即感到气氛有些异样。叶剑英穿着一

身洗得泛白的军装，端坐在迎面的沙发里，神情严肃，眼镜后面

的目光似含有一股怒气。陈泊趋前握手，叶剑英勉强伸出手，接

着指指对面的沙发，示意陈泊在那里就坐。一转睛，又看到公安

部罗部长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沙发里，紧挨着是两个陌生的青年

干部，陈泊心里一阵诧异，咦，罗部长什么时候到的广州？顶头

上司来了，照理应该有人通知他呀。

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县，罗部长，我军杰出领导人之一，

年投身革命并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，作战英勇，多谋善

断，是毛泽东的爱将之一，长期在我军中担任高级指挥职务，在

延安时以担任红军大学、“抗大”教育长、副校长而著名，参加过

古田会议、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参与指挥平津等许多次重大战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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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政文清清嗓子，手里摆弄着面前厚厚的一

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他天生南人

北相，长得高高大大，威风凛凛，延安时期人送绰号“罗长子”，连

毛泽东都这样叫他。毛泽东曾说：“天塌下来，有罗长子顶着，我

怕什么！”说明毛泽东对他十分欣赏和信任。建国前夕，毛泽东

提名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。

尽管罗部长的出现令陈泊感觉十分突然，他还是紧忙趋前

伸出手：“哦，罗部长，您好！”

厚厚的材料。会议

罗部长好像根本没看见陈泊的手，纹丝不动，也不吭声，眉

峰紧锁，满脸怒色。陈泊莫名其妙地东瞅瞅西看看，感觉有些不

对，这才知趣地退到身后的沙发那儿，老老实实坐下。在他右首

的是半年前由中央派来的新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，也是

正襟危坐，一脸严肃，面前的茶几上摆放一

室里静悄悄，无人讲话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人也凝固了。要在往

常，会前的这段时间气氛是最轻松愉快的，首长与部下，同事与

战友，一起打哈哈开玩笑，无拘无束，可今晚上是怎么了？一个

个都像吃了哑药似的，阴沉着脸一声不吭。

不多时，公安局另一位副局长陈坤也到了，按照指定的沙发

与陈泊并排坐下。这时，罗部长朝叶剑英轻轻点点头，叶剑英扶

扶眼镜，只讲了一句话：“现在开会，请谭政文同志发言。”

材料，劈头说

道：“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，现在可以确凿地指出，陈泊、陈

坤在广州工作期间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，必须隔离审查！”

真是祸从天降，五雷轰顶，陈泊、陈坤目瞪口呆！

谭政文目不斜视，接着说：“陈泊、陈坤的主要错误是，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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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静静地听着。新任公安部长两天前突然

敌人，重用敌人，包庇坏人，放走坏人，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包庇

重用中统特务梁侠和有叛变自首历史的老特务程长清。”他振

振有词地说，据调查，梁侠是潜伏在广州的中统特务头子，手下

领导着三百多名国民党特务。老特务程长清原是广州市国民党

警察分局局长，解放后摇身一变，成了共产党员，又被陈泊、陈坤

任命为市公安局总队副总队长。由于这两个敌人受到重用，国

民党特务组织几乎控制了广州市公安局，人民公安局变成了国

民党特务的公安局。同时，他还指责陈泊“目无组织”，“蔑视领

导”，“重大事情不请示不汇报”，“擅自放走在押的港英大特务、

黑社会头子余超”。另外，局里四个副局长不团结，陈泊“不管不

问”，“一意孤行”，市公安局的工作搞得“一团糟”。最后，他怒气

冲冲地质问陈泊和陈坤：“你们究竟是共产党的公安局长，还是

国民党的公安局长！”

谭政文声色俱厉，揭发批判近两个小时，陈泊听得心惊肉

跳，大汗淋漓，陈坤更是吓得瘫软在沙发里，浑身发抖，早已不知

谭政文说些什么了。

叶剑英眉峰微

从北京南下广州，说广州市公安战线队伍“严重不纯”，特别是公

安局的领导陈泊、陈坤有“严重问题”，经中央批准，准备对陈泊、

陈坤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，要求立即召开这样一个会议。这使

叶剑英大吃一惊。叶剑英知道，陈坤今年刚刚三十六岁，解放前

在东江纵队参加过多次恶战，后在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、副书

记尹林平直接领导下，长期从事地下斗争，负责情报工作，出生

入死，久经考验；陈泊则是他早在延安就熟悉的青年干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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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间，陈泊任江西省委常委、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，主管治安工

作，是他点名把陈泊从江西省要来，负责接管广州市公安工作

的。至于谭政文在批判中提到的“大特务”梁侠和程长清，叶剑

英也有印象。两人都是原中共香港分局长期使用的“特情关

系”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经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批准，尹林

平、陈坤介绍，被吸收为“中共特别党员”。广州解放后，两人由

陈坤带到广州市继续使用。程长清在市公安局安排了职务，梁

侠则作为市公安局外勤工作组一名“特情力量”，继续在广州和

港澳从事秘密活动。两人的情况，陈泊、陈坤多次向华南分局第

一书记叶剑英、第三书记方方汇报过。现在据谭政文揭发，程、

梁二人竟然是暗藏在我公安局内部的“国民党特务”，叶剑英不

能不深感震惊。以往，陈泊、陈坤从未说过梁侠、程长清有什么

问题，来广州工作半年多的谭政文也从没向他汇报过此事，怎么

突然之间“两陈”一下冒出这么多问题？不过，当时广州属中央

直辖市，这又是公安部直接抓的重大案件，叶剑英不便问得太

多。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隐约感觉到，此次公安部对陈泊、陈坤

痛下杀手，恐怕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。

谭政文讲完以后，叶剑英转过头问：“陈泊，陈坤，你们有什

么话要说？”

陈坤用袖口抹着满脸的汗，瘫在沙发里，只是喃喃说：“没有

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。”除此再也说不出别的话。陈泊也被谭政

文这一番“狂轰乱炸”炸得晕头转向，乱了方寸，面对遮天盖地扣

来的一大堆“政治帽子”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他本能地从一件最

简单的具体事情上洗刷自己：“我根本没放走港英黑社会头子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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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广州解放，月年

超，他现在还押在市公安局！”

叶剑英立即叫秘书给公安局打电话查问。不到三分钟，秘

书匆匆回来，附耳向叶剑英和罗部长低声说：“余超确实在押。”

，瞅瞅谭政文。谭政文有些尴尬，结结叶剑英眉峰微微一

巴巴说：“这个，这个情况⋯⋯可能有些不准。”

陈泊稍稍清醒了一些，他张张嘴想再说下去，罗部长一挥手

阻止了他，厉声说：“你陈泊不是一件两件事的问题，要审查你的

全部历史！”他看看表，“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剑英同志要休息，

会议到此结束吧。”他随即叫来警卫，把陈泊、陈坤分别带到事

先准备好的两间软禁室，由武装战士严加看管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铁窗外繁茂的木棉花飘送来阵阵芳

香。陈泊靠墙根儿坐在地铺上，两眼发直，一支接一支吸烟，企

图平抑自己的激动，脑子里却风驰电掣，怒涛翻卷，激愤难平。

他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，自信无愧于党，无愧于心，怎么会突然

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？他仔细回顾自己接管广州公安工作一年

多来的日日夜夜、点点滴滴，越想越自信没有任何愧对党、愧对

人民的地方。一年多来为稳定广州社会治安局面，他和广大干

警共同奋斗，以铁的手腕彻底扫荡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留下的残

渣余孽，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，可一夜之间他怎么会突然成了

“阶下囚”呢？陈泊苦思冥想，怎么也想不出原因来。

地上的烟蒂烟灰一片狼藉，蓦地，脑子里许多片断零散的事

情一闪，陈泊浑身一凛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早就不被公安部信

任了！ 日他随接管队伍进驻城

内，当即被任命为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，可三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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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公安部忽调谭政文到广东，接替了他的职务，陈泊降为第一

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。当时华南分局包括陈泊本人都认为这是

中央为加强广东治安工作而采取的举措，谁都没有在意。同年

月，正当广东治安工作十分繁忙紧要的当口儿，公安部突然来电

调陈泊、陈坤去北京做临时工作，一去四个月，其实没什么太要

紧的公务，这似乎很不正常。看来叶剑英同志对此早有觉察，在

陈泊赴北京前去他家告假时，叶剑英特意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亲

笔信，要陈泊转交，其中强调说：“接管初期，广州治安状况的迅

速稳定，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。”信没有封口，陈泊将这封

信交给秘书王云集保管。到北京后，王云集将信递送到公安部

办公厅，请他们转送罗部长。再有，谭政文调来广东后，下车伊

始，便黑着脸，全盘否定了前段广州治安工作，他在大小会上多

次批评广州公安工作“组织路线有问题”，“滥用一些三教九流、

背景复杂的人，把公安战线搞乱了。”那时陈泊废寝忘食，全身

心扑在工作上，对谭政文的说法也没太在意，心想谭政文毕竟是

在延安保安处共事过的老战友，没有隔心隔肺的地方，他的儿子

在绥德一孔破窑洞落生时，还是吕璜帮着接生的。叶剑英领导

下的中共华南分局多次充分肯定广州治安工作的成绩，谭政文

不了解情况，就由他说去吧，事实终归会让他明白过来的。

陈泊万万没想到，他和陈坤去北京做“临时工作”，乃是公安

部搞的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这四个月期间，谭政文组织人员，全面

秘密调查了陈泊、陈坤所领导的“特情关系”，从中发现了梁侠、

程长清的“特殊背景”和他们的“中统特务组织嫌疑”，迅即秘密

报告了公安部，认为陈泊、陈坤“滥用敌人，包庇坏人”，“组织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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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信任，借机劝说金军

线有严重错误”，甚至称陈泊、陈坤有“国际间谍嫌疑”，“对广州

造成严重威胁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”。

罗部长深感事态十分严重，决定亲自南下去解决“两陈”问

题。他深知，广州地处南国要津，与港澳比邻，是面对台海、把守

南大门的重要城市，而且刚刚解放一年有余，社会构成复杂。入

城接管的南下干部大都是北方人，对广东民情社情茫然无知，加

上语言不通，开展工作尤有难度。倘若公安大权不在自己人手

里，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。特别是这个陈泊，早年在南洋漂泊，

曾被捕入狱，是否叛变投敌无人确知，来到延安先后任保安处情

报科长、侦察科长、保卫部长，因破过几个大案，十分走红。罗部

长知道，审干和“抢救运动”中，康生对陈泊那只残手的来由十分

怀疑，曾提出是不是“王佐断臂”的问题（王佐是南宋之臣，随岳

飞北征时，自愿斩断自己一臂，佯装受岳飞迫害，投降大金以取

年

勇善战的青年将领陆文龙投奔大宋）。

“阶级警惕性”一向很高的康生为保险起见，将陈泊下放到绥德

专区保安分处，让他靠边站了；不过由于边区与外界隔绝，难通

音讯，陈泊“断手之因”无法查清，此事等于不了了之。

春，陈泊被时任绥德专区地委书记的习仲勋留下，担任绥德专区

保安分处处长。现在，陈泊又调到广州担当公安局长的重任，倘

若康生的怀疑真有根据，倘若陈泊那只断手是敌人的“苦肉计”，

倘若他在南洋叛变投敌，成为“英国间谍”而后打入我内部，其后

果无疑是灾难性的。想到这些，罗部长愈发疑虑重重，不寒而

栗，他新任公安部长不久，绝不能犯幼稚的“轻敌错误

罗部长南下路经武汉时，中共中南局公安部副部长钱益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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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三天以后，即

年代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陈龙并（延安时期，钱益民、陈泊与

称为“延安三大侦察专家”）为他接风，席间，罗部长问钱益民：

“你知道陈泊那只手是怎样弄残的吗？”钱益民在延安保安处与

是

陈泊共事多年，相处甚洽，多少了解一些情况。他回答说：“听说

年代初在新加坡做地下工作时，为处决叛徒自制炸弹，不

想炸弹爆炸，把自己炸伤了。”罗部长嘿嘿一笑，意味深长地提

起过去康生讲过的“王佐断臂”的故事。钱益民一怔，说：“不会

那么严重吧？”罗部长再没说下去。

一时间，从历史到现实，陈泊头上疑云密布。

日，陈泊、妻子吕璜和两个孩

子，陈坤、妻子高华（此时她怀孕数月）和三个孩子分别被押送到

广州火车站，在第八号车厢，一家从南门上车，一家从北门上车，

车厢中间被间隔起来，两处车门由一个班的武装昼夜轮流把守，

家人之间不得随便说话，陈泊和陈坤更不能讲话。两天两夜后，

火车到达北京站，两家人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软禁起来。

与此同时，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在广州展开了。

“特务头子”梁侠、程长清及其家属亲友是与陈泊、陈坤同时

逮捕的。不久，“两陈”的秘书、警卫员、市公安局特别工作组的

组长张逸、副组长郝战平及所有外勤干部一律被隔离审查，所有

“特情关系”一律逮捕，包括派驻香港的“特情力量”，也统统以各

种名义诱至广州加以逮捕，整个广东省公安战线的情报工作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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